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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

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

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

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

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

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

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

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

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

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

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

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

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

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

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

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

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

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

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

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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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世 奇 人

冯骥才

题 外 话

日本的新锐作家南条竹则极通吾国文学。他读过我刊在

《收获》上的《市井人物》，便问我所写的这类小说是否受

冯梦龙的影响。我说：然也。我与他皆姓冯，我们这是

“家传”。他笑了，接着问我受冯梦龙哪些影响？

我说：三个方面———

一是传奇。古小说无奇不传，无奇也无法传。传奇主要

靠一个绝妙的故事。把故事写绝了是古人的第一能耐。故而

我始终盯住故事。

二是杂学。杂学是生活，也是知识。杂学必须宽广与地

道，而且现用现学不成。照古人看来，没有杂学的小说，只

有骨头没有肉。故而我心里没根的事情决不写。

三是语言。中国的文学史，散文在前，小说在后。小说

的语言受散文影响。中国人十分讲究文字的功力，尤重单个

方块字的运用，决不是一写一大片。故而我修改的遍数很

·1·俗世奇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

南条竹则说：“你所有小说都这样写吗？”

我说：“只这类小说才这样写。这是文本的需要。”

此后，我主动告诉他，鄙人写完《神鞭》与《三寸金

莲》等书后，肚子里还有一大堆人物没处放，弃之实在可

惜。后来忽有念头，何不一个个人物写出来。各自成篇，互

不相关；读起来又正好是天津本土的“集体性格”？于是就

此做了。

初写七篇，曾冠名《市井人物》。这次又续写十余篇，

改名《俗世奇人》。话说明白，为了怕把读者搞乱。

再有，写完了这一组小说，便对此类文本的小说拱手告

别。狡兔三窟，一窟必死；倘若再写，算我无能。

我的另一位日本朋友纳村公子小姐听罢，则说：“我来

为你这种‘告别式’的小说画插图吧！”她亦精通汉文，译

笔极灵，又善绘画。我的《三寸金莲》等这类书的日译本

皆出自她手，插图也是她顺笔为之。而无论人形物象，都十

分传神，并难得有那时代之味道。我说：“好呀，这次———

你也和你那种插图拱手告别吧。”

话到此处，已然兴尽。再无言之欲也。

龙年初月于津门俯仰堂

刷 子 李

码头上的人，全是硬碰硬。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

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

素，发蔫，靠边呆着。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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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的一种活法。自来唱大戏的，都讲究闯天津码头。天津人迷

戏也懂戏，眼刁耳尖，褒贬分明。戏唱得好，下边叫好捧场，像

见到皇上，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大红大紫；可要是稀松

平常，要哪没哪，戏唱砸了，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弄不好茶碗

扔上去；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上。天下看戏，哪儿也没天津

倒好叫得厉害。您别说不好，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各行

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刻砖刘、泥人张、风筝魏、

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

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

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

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别的

不干。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

升天一般美。最让人叫绝的是，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干完活，

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

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倘若没这本事，他不早饿成干儿

了？

但这是传说。人信也不会全信。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行内

的生气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当徒弟的开头都是

端茶、点烟、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

那手绝活，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新

造的洋房刷浆。到了那儿，刷子李跟管事的人一谈，才知道师傅

派头十足。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这洋楼大小九间屋，

得刷九天。干活前，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

果然一身黑衣黑裤，一双黑布鞋。穿上这身黑，就赛跟地上一桶

白浆较上了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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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屋子，一个屋顶四面墙，先刷屋顶后刷墙。顶子尤其难

刷，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谁能一滴不掉？一掉准掉

在身上。可刷子李一举刷子，就赛没有蘸浆。但刷子划过屋顶，

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白得透亮，白得清爽。有人说这蘸浆的手

法有高招，有人说这调浆的配料有秘方。曹小三哪里看得出来？

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好赛伴着鼓点，和着琴

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的清脆一

响，极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

的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可是曹小三最关

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坐一

大会儿，抽一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此刻，曹小三借

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每一

面墙刷完，他搜索一遍。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

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可是，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曹小三给他点烟

时，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黄豆大小。黑中白，

比白中黑更扎眼。完了！师傅露馅了，他不是神仙，往日传说中

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但他怕师父难堪，不敢说，也不敢

看，可忍不住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

“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

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那白点即刻没

了，再一松手，白点又出现，奇了！他凑上脸用神再瞧，那白点

原是一个小洞！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

出来，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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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

“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那你是在骗自己。好好学本

事吧！”

曹小三学徒头一天，见到听到学到的，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

准明白呢！

死 鸟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有人的外号当面叫，

有人的外号只能背后说，这要看外号是怎么来的。凡有外号，必

有一个好笑的故事；但故事和故事不同，有的故事可以随便当笑

话说，有的故事人却不能乱讲，比方贺道台这个角色的雅号———

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赛个猪崽。但真人不露相，能耐暗中藏。

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

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跟得太慢，遇事上不去，叫上司着急；跟得

太紧，弄不好一脚踩在上司的后脚跟上，反而惹恼了上司。而且

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

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帖

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上司骂人，不准是你的不是，有时不过是

上司发发威和舒舒气罢了。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

烦恼，那就叫上司记住了。从此，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

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

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

说完他伺候头儿，再说他伺候鸟儿。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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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

惯，差一点就闭眼呛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

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

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小

胖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

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打江苏常州老家

歇假回来，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

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

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

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

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它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

一调理，保准有出息。”

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一时极难驯服。贺道台用尽法子，

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

“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午

觉也没法儿睡。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

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环把罩子摘去，它一露

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

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

得太太咯咯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

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贺道台给逗得咧嘴直笑，还说：“这东西，连声音也学

我。”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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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

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

“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 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

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东城外的玉皇阁“攒九”，津门百姓照例都

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此时，天高气爽，登高一望，心头舒

畅，块垒皆无。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

好，顺着那又窄又陡的楼梯，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

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哄他高兴。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

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

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

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

中做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贺道台的轿子便在前面开

道，其余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

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

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

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

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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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

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

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

抖，跟着全身黑毛全乍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

“裕禄那王八蛋！”

满厅的人全怔住。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

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

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

肆了！”

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

他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

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

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

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

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

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

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竿子打，用砖头砸，爬上树抓。八哥在树

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

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贺道台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

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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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眼

古玩行中有对天敌，就是造假画的和看假画的。造假画的，

费尽心机，用尽绝招，为的是骗过看假画的那双又尖又刁的眼；

看假画的，却凭这双眼识破天机，看破诡计，捏着这造假的家伙

没藏好的尾巴尖儿，打一堆画里把它抻出来，晾在光天化日底

下。

这看假画的名叫蓝眼。在锅店街裕成公古玩铺做事，专看

画。蓝眼不姓蓝，他姓江，原名在棠，蓝眼是他的外号。天津人

好起外号，一为好叫，二为好记。这蓝眼来源于他的近视镜，镜

片厚得赛瓶底，颜色发蓝，看上去真赛一双蓝眼。而这蓝眼的关

键还是在他的眼上。据说他关灯看画，也能看出真假；话虽有点

玄，能耐不掺假。他这蓝眼看画时还真的大有神道———看假画，

双眼无神；看真画，一道蓝光。

这天，有个念书打扮的人来到铺子里，手拿一轴画。外边的

题签上写着“大涤子湖天春色图”。蓝眼看似没看，他知道这题

签上无论写嘛，全不算数，真假还得看画。他刷地一拉，疾如闪

电，露出半尺画心。这便是蓝眼出名的“半尺活”，他看画无论

大小，只看半尺。是真是假，全拿这半尺画说话，绝不多看一寸

一分。蓝眼面对半尺画，眼镜片刷地闪过一道蓝光，他抬起头问

来者：

“你打算卖多少钱？”

来者没急着要价，而是说：

“听说西头的黄三爷也临摹过这幅画。”

黄三爷是津门造假画的第一高手。古玩铺里的人全怕他。没

想到蓝眼听赛没听，又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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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黄三爷。你说你这画打算卖多少钱

吧。”

“两条。”来者说。这两条是 20 两黄金。

要价不低，也不算太高，两边稍稍地你抬我压，十八两便成

交了。

打这天起，津门的古玩铺都说锅店街的裕成公买到一轴大涤

子石涛的山水，水墨浅绛，苍润之极，上边还有大段题跋，尤其

难得。有人说这件东西是打北京某某王府流落出来的。来卖画的

人不大在行，蓝眼却抓个正着。花钱不少，东西更好。这么精的

大涤子，10 年内天津的古玩行就没现过。那时没有报纸，嘴巴

就是媒体，愈说愈神，愈传愈广。接二连三总有人来看画，裕成

公都快成了绸缎庄了。

世上的事，说足了这头，便开始说那头。大约事过 3 个月，

开始有人说裕成公那幅大涤子靠不住。初看挺唬人，可看上几遍

就稀汤寡水，没了精神。真假画的分别是，真画经得住看，假画

受不住瞧。这话传开之后，就有新闻冒出来———有人说这画是西

头黄三爷一手造的赝品！这话不是等于拿盆脏水往人家蓝眼的袍

子上泼吗？

蓝眼有根，理也不理。愈是不理，传得愈玄。后来就说得有

鼻子有眼儿了。说是有人在针市街一个人家里，看到了这轴画的

真品。于是，又是接二连三，不间断有人去裕成公古玩铺看画，

但这回是想瞧瞧黄三爷用嘛能耐把蓝眼的眼蒙住的。向来看能人

栽跟头都最来神儿！

裕成公的老板佟五爷心里有点发毛，便对蓝眼说：“我信您

的眼力，可我架不住外头的闲话，扰得咱铺子整天乱哄哄的。咱

是不是找个人打听打听那画在哪儿。要真有张一模一样的画，就

想法把它亮出来，分清楚真假，更显得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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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眼听出来老板没底，可是流言闲语谁也没辙，除非就照老

板的话办，真假一齐亮出来。人家在暗处闹，自己在明处赢。

佟老板找来尤小五。尤小五是天津卫的一只地老鼠，到处乱

钻，嘛事都能叫他拿耳朵摸到。他们派尤小五去打听，转天有了

消息。原来还真的另有一幅大涤子，也叫《湖天春色图》，而且

真的就在针市街一个姓崔的人家！佟老板和蓝眼都不知道这崔家

是谁。佟老板便叫尤小五引着蓝眼去看。蓝眼不能不去，待到了

那家一看，眼镜片刷刷闪过两道蓝光，傻了！

真画原来是这幅。铺子里那幅是假造的！这两幅画的大小、

成色、画面，全都一样，连图章也是仿刻的。可就是神气不同

———瞧，这幅真的是嘛神气！

他当初怎么打的眼，已经全然不知。此时面对这画，真恨不

得钻进地里去。他二十年没错看过一幅。他蓝眼简直成了古玩行

里的神。他说真必真，说假准假，没人不信。可这回一走眼，传

了出去，那可毁了。看真假画这行，看对一辈子全是应该的，看

错一幅就一跟头栽到底。

他没出声。回到店铺跟老板讲了实话。裕成公和蓝眼是连在

一块的，要栽全栽。佟老板想了一夜，有了主意，决定把崔家那

轴大涤子买过来，花大价钱也在所不惜。两幅画都攥在手里，哪

真哪假就全由自己说了。但办这事他们决不能露面，便另外花钱

请个人，假装买主，跟随尤小五到崔家去买那轴画。谁料人家姓

崔的开口就是天价，不然就自己留着不卖了。买东西就怕一边非

买，一边非不卖。可是去装买主这人心里有底，因为来时黄老板

对他有话“就是砸了我铺子，你也得把画给我买来”。这便一再

让步，最后竟花了七条金子才买到手，反比先前买的那轴多花了

两倍的钱还多。

待把这轴画拿到裕成公，佟老板舒口大气，虽然心疼钱，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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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住了裕成公的牌子。他叫伙计们把两轴画并排挂在墙上，彻底

看个心明眼亮。等画挂好，蓝眼上前一瞧，眼镜片刷刷刷闪过三

道光。人竟赛根棍子立在那里。天下的怪事就在眼前———原来还

是先前那幅是真的，刚买回来的这幅反倒是假的！

真假不放在一起比一比，根本分不出真假———这才是人家造

假画的本事，也是最高超的本事！

可是蓝眼长的一双是嘛眼？肚脐眼？

蓝眼差点一口气闭过去。转过三天，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缕

了一遍，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黄三爷在暗处做的圈套。一

步步叫你钻进来。人家真画卖得不吃亏，假画卖得比天高。他忽

然想起，最早来卖画的那个书生打扮的人，不是对他说过“黄

三爷也临摹过这幅画”吗？人家有话在先，早就说明白这幅画

有真有假。再看打了眼怨谁？看来，这位黄三爷不单冲着钱来

的，干脆就是冲着自己来的。人家叫你手里攒着真画，再去买他

造的假画。多绝！等到他明白了这一层，才算明白到家，认栽到

底！打这儿起，蓝眼卷起被袱卷儿离开了裕成公。自此不单天津

古玩行没他这号，天津地面也瞧不见他的影子。有人说他得一场

大病，从此躺下，再没起来。栽得真是太惨了！

再想想看，他还有更惨的———他败给人家黄三爷，却只见到

黄三爷的手笔，人家的面也没叫他见过呢！

所幸的是，他最后总算想到黄三爷的这一手。死得明明白

白。

背 头 杨

光绪庚子后，社会维新，人心思变，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大直沽冒出一个奇人，人称背头杨。当时，男人的辫子剪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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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而且头发受之父母，不肯剪去太多，剪完后又没有新发型接

着，于是就剩下一头长长的散发，赛玉米穗子背在后脑壳上，俗

称马子盖，大名叫背头。背头便成了维新的男人们流行的发式

了。

既然如此，这个留背头姓杨的还有嘛新鲜的？您问得好，我

告您———这人是女的！

大直沽有个姓杨的大户。两个没出门的闺女。杨大小姐，斯

文好静，整天呆在家；杨二小姐，激进好动，终日外边跑，模样

和性情都跟小子们一样。而且好时髦，外边流行什么，她就立即

弄到自己身上来。她头次听到革命二字，马上就铰了头发，仿照

维新的男人们留个背头。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新闻。可她不管家里

怎么闹，外头怎么说，我行我素，快意得很。但没出十天，麻烦

就来了———

这天傍晚，背头杨打老龙头的西学堂听完时事演讲回家，下

边憋了一泡尿。她急着往家赶，愈急愈憋不住，简直赛江河翻

浪，要决口子。她见道边有间茅厕，便一头钻进去。

天下的茅厕都是一边男一边女，中间隔道墙，左男右女。她

正解裤带的当口，只听蹲着的一个女的大声尖叫：“流氓，流

氓！”跟着，另一个也叫起来，声音更大。她给这一叫懵了。闹

不清流氓在哪儿，提着裤子跑出去。谁料里边的几个女的跟着跑

出来，喊打叫骂，认准她是个到女厕所占便宜的坏小子。过路的

人，上来把她截住，一拥而上，连踢带打。背头杨叫着：“别

打，别打，我是女的！”谁料招致更凶猛的殴打，“打就打你这

冒牌的‘女的’！”直到巡警来，认出这是杨家的二小姐，才把

她救出来送回家。背头杨给打得一身青，脸上挂了彩，见了爹

娘，又哭又闹，一连多少天，那就不去说了。

打这儿，背头杨在外边再不敢进茅厕，憋急了就是尿在裤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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